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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行

就是数十公里外的金华人也愿意
翻山越岭地开一个多小时车，到村里来
接水，就是为了泡一壶好茶，这足见山
泉水的好。

行走在生活了 20 年的慈扒坞老
家，村子的过去与现在，历史的轮廓十
分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这个美丽的
小山村，像极了一个喜鹊窝，镶嵌在四
周的群山中。早上起床，“推窗见绿，举
目皆景”，意气风发的晨风中，频频点头
的毛竹与俊秀挺拔的杉树互相映衬，如
诗如画。

用清凉的泉水轻轻拍打在脸上，所
有的疲惫转瞬即逝。乡亲们进进出出
全靠修到村口的机耕路，从村口到各家
门口的泥土路多年来一直未变，这听起
来有些跟不上时代。村子离镇上很近，
不过十五里路。虽不说偏僻，但依旧是
泥墙黑瓦的格局，外人不稀罕的小山村，
村民们自己喜欢。

差不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乡亲们
烧水做饭取水的水井位于村里最高处，
1 米多深、约 2 平方米大，清澈见底，渗
水充沛常常溢出井沿流到外面。扁担
搁在肩上，将木桶往水里一摁，左一下
右一下，挑上两桶水回家。

洗菜洗衣则是从村中间那口七八
米深、五六米见方的大水井里挑水，站
在水井边数米长的青石板上，绳子一头
绕在手腕上，将另一头系着的一个小铁
桶扔进水井，上下扑腾几次，直到铁桶
浸满水开始往下沉的那一刻，快速收紧
绳子，将其拎起然后倒入木桶内，一担
水得重复十多次，才能倒满。要是遇到
快下雨的闷热天气，还可以看到浮出水
面透气的小鲫鱼。那种悠然自得，完全
是乡亲们从容生活的真实写照。

每年夏秋，井水日见枯瘦，大家颇
为苦恼。能耐的乡亲们在离村一公里
外的松平毛竹林和碟坞杉树林分别找
到一处经年不歇的泉眼。

大旱之年，井底朝天。长辈们到松
平和碟坞的山泉眼去挑水，往往一蹲就
是个把小时，也舀不满两木桶水。要是
农忙双抢的时候，常常是挑水误了抢
收，晒场上的稻谷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雷
阵雨打湿，气得乡亲们直哭。

挑在肩上，一路小心翼翼地，母亲
总会摘两片枫树叶放在桶内的水面上，
这样哪怕是走得再快，水也不会晃到桶
外。

邻里都重情面，从未发生抢水事
件，只要是家里够烧饭的水就会缓一
缓，倒是经常会用淘米水来洗菜。

饮水的艰苦，造就了慈扒坞人的坚

强，他们决心“征服”山野，用大自然的恩
泽滋养子孙后代。

修建自来水工程的消息在村里炸
开了，村民们个个欢欣鼓舞、摩拳擦
掌。“要不分白天黑夜，抢在土壤还未完
全冻牢前，把自来水修到村里来。”“有
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一双双巧手作
业在林间地头，浩浩荡荡。测量、放样、
修渠、埋管⋯⋯蝶变就在当下。

冬雨穿透蓑衣冻得人瑟瑟发抖，陷
在黄泥里的雨靴已经没过脚踝，手上的
冻疮破皮后渗出了血水，你挑 120 斤，
我就挑150斤，大家互相鼓励，拼命干、
抢着干。赶上周末，回家的孩子们拿着
锄头，在大人们的指点下，挖上一天半
天。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建设周
期比预想的提早了好几天，甘甜的泉水
从水龙头里喷射而出，日子日渐红火。

有了自来水，生活就上了一个台
阶。邻近村里的烧酒师傅说，用慈扒坞
村山泉水蒸馏出来的梅江烧更纯、更
醇、更香。今年“十一”在家，见母亲将
洗菜后的水都收集到水桶里，一问才知
道，用来浇灌菜地。

“今年的旱期稍长了些，一日不浇
菜都烤蔫了⋯⋯”母亲不重的话语里，
透露着些许的惋惜。和乡亲们跑到蓄
水池边检查，原先用来溢水的小水沟，

只剩下了一路干枯的水苔印，着实有些
日子没有水满出来了。

一路沿着时明时暗的水渠，排查断
水的症结。跨过萧瑟的竹林，踏过厚厚
的枯枝落叶，劈开好些野生花刺，扯破了
衣裤，划出了血痕，好多松针簪子般扎在
头发里。在离泉眼越来越近的地方，干
得发白的土壤逐渐潮湿起来。扒开泉眼
周边蓬勃青翠的浪犁萢（一种蕨类草），
一条镰刀柄那么粗的树根长进水管里，
潺潺的泉水被硬生生地挤在了水管外。
大家费好大力气，才将三米多长的树根
从水管里拖拽出来，咕咚一声,水流就
顺畅起来。

像每一个爱着家乡的人一样，我喜
欢在村里转转，点滴变化都能引起我莫
大的开心。一个趔趄，结结实实地摔在
了地上，痛得我龇牙咧嘴，坐在地上半
天起不来。

村民见状跑了过来。小腿被凌乱
的碎砖块擦掉了好大一块皮，血也染红
了裤子一大片，他们也是吓了一大跳。
想到刚才自己“四脚朝天”的囧样，又想
起平日里村民们过路此地那种“胆战心
惊”的无奈。怎就没想到整修一下小路
呢？我扪心自问。

“大家一起把路修一修吧？”只剩 3
天假期，别说铺一条水泥路，就是把路
基整理平整，对我这个 20 多年不事农

活的人来说，也有一种非得脱一层皮的
恐惧。想起村民们接二连三地摔倒的
痛楚，想起一年多前，母亲在此摔断了
手臂，在医院正骨时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心如刀绞。

“趁假期，大家一起上。”乡亲们纷
纷赞成。次日 5 点不到，母亲已经烧好
了一大锅开水，父亲也准备了一坛杨梅
烧。7 点，人都齐了，从上往下浇水泥
路，十米、二十米，一段一段地向目标推
进。傍晚刚完工，天空便飘起了毛毛细
雨。

“要不是修路这样的大好事，我还
真抽不出时间来，东家上梁的日子都定
了，工期赶着呢！”“这雨一下，路面就是
不洒水也不会开裂了。”

眼前，曾经那条杂乱无章，草丛一
度可以淹没人们膝盖，晴天一鞋灰、雨
天一裤管泥的小路，变成了平实的水泥
路。不光日常行走更为安全了，乡亲们
到村口水塘挑水浇菜,也不再是深一脚
浅一脚。乡亲们那咯咯咯的笑声一直
回响在我心田，我感慨大伙那份淡定的
生活姿态，更敬佩他们为之改变而付出
的努力。想到乡亲们气宇轩昂地走在
水泥路上，着实让人踏实。我再也不用
担心他们走路摔倒了。

青山养人，绿水养人，慈扒坞乡亲
们的情怀更养人。

泉水洗心
蒋孝辉

心香一瓣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
华。”在柳永的名篇《望海潮》中，年少的
我留下了对钱塘最早的印象。

钱塘首次登场是因为秦始皇，公元
前 222 年，秦始皇设置了钱唐县。隋朝
设杭州，钱唐升格，变成了首县。李唐
为避国号，改名钱塘。南宋在杭州建
都，将钱塘县与仁和县同设为临安府首
县。至民国，钱塘、仁和合并，成杭县。
钱塘地名从县志上划去，此后一百多年
不曾有见，只在说书人拉长的语调中听
到那一声——

“我乃钱塘人氏也。”
不出意外，钱塘将会成为历史的一

段注脚。未曾想，沉寂百年的钱塘会被
重新起用，冠名给我工作生活了十多年
的城区。

我便成了新的钱塘人氏。
2019 年 4 月，钱塘江西岸和东岸，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江东产业集
聚区合并成钱塘新区。去年 4 月，再增
新名钱塘区。

古名今用，似历史稍稍回了头，落
下了月儿般的眸。

江常因经过的城而得同名。浙江
末段经流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它最
早见名于《山海经》，是吴越文化主要发
源地之一。

迸射激溅的江潮使钱塘江名闻天
下。

钱塘江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
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潮
神生性张扬，生日自然得广而告之。于
是乎，每年生辰，潮神便擎着千万匹龙
马出游巡江，潮水直冲云霄，日月失色。

南宋时，朝廷会选这一天校阅水
师。江面旌旗猎猎，战鼓擂擂，军船因

潮水起伏颠簸，船上的水军却在甲板上
骑乘纵马弄旗舞枪，如履平地，好不精
彩。堤坝上，珠翠溢目，车马塞途，小贩
穿梭在人群中，叫卖宽焦（一种油炸食
物）、炒蟹、糖水、花饼、蜜饯、南北珍
货。游人摩肩接踵，目不暇接。

每到农历八月，钱塘人呼朋引伴看
潮去。江中涌动的是同南宋时一样的
潮，观潮的却不是同一批人，珠翠早已
换了模样，只有观潮的习俗流传至今。

钱塘江的潮水劲势极大，常有鲈
鱼、鲢鱼、鳙鱼、刀鱼、鲻鱼被拍晕或被
卷到岸上，江岸两侧遂鳞闪如练。鱼儿
健壮肥美，眼鳞清亮。

若碰到的是轻易将人卷走的剪刀
潮和迂回潮，便只能和鱼儿失之交臂。
如遇见的是一字潮和人字潮，即可一
试。钱塘健儿揣摩着潮水的节奏，估算
着潮水的体量，趁潮水不注意，火速进
江中，三五下把鱼兜住，又神速跑出。
回头一看，原来捞鱼的地方已经被大潮
淹没。

除却丰富的渔业资源，钱塘江也带
来了海运的便利。

百川归海过钱塘。内陆商船只需
从钱塘而出，南下可通温州、福州、泉
州、广州，再南下，可至东南亚；北上则
可前往日本、朝鲜。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她滋养了
这片土地，然而，她却是一位情绪反复
无常的母亲。

唐人李朝威的《柳毅传》中，有一个
关于钱塘江的片段，非常耐人寻味。洞
庭君的女儿出嫁后受夫家欺侮。掌管
钱塘水域的叔父钱塘君闻言，怒而杀到
泾水，为侄女讨要公道。钱塘君大杀四
方，怒意稍歇。回来后，洞庭君问他：

“所杀几何？”
答曰：“六十万。”
洞庭君再问：“伤稼乎？”

答曰：“八百里。”
钱塘君一怒，杀生灵六十万，伤庄

稼八百里。文学作品有虚构夸张的成
分，但亦可管中窥豹，可见钱塘江水患
之严峻，潮水之暴虐。

1946年，钱塘的头蓬坍江了。
解放之前，头蓬盛产食盐、棉花、

蚕茧、毛豆、络麻、萝卜干。与南沙大
堤平行的头蓬老街，因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自乾隆四十二年后，成为重
要的货物集散地。货物经此可通往上
海、杭州、宁波和绍兴。头蓬商业繁
荣，盐行、布行、典当、豆腐坊、打铁
坊、榨油坊等沿街而立，似两百多颗珠
子串在老街上，又有教堂和元帅殿，香
火旺盛。头蓬老街因此被称为小上
海。

灶里烧着柴，水汽氤氲，屋檐下挂
着鱼干和咸肉，孩子睡在榻上，妇人纳
着鞋，男人们把棉花和络麻扛上商船。
早餐铺的新粥热气腾腾，微凉的江风是
芦苇和青草的味道。货郎走街串巷，惊
醒了台阶上安憩的猫。

但是江水冲过来了。
雪白的棉花一沾水，硬得像一团干

糨糊，络麻地一泡水，络麻就全废了。
房屋、商店被汹涌的江水裹挟得无影无
踪。剩下的商户走的走，散的散，零落
四处。老街便渐渐沉默了。

世人欣赏钱塘江潮带来惊世奇观，
可那江水流着流着，变道了，潮水跑着
跑着，失控了。洪水怒吼着，呼啸着，穿
过滩涂，越过江堤，侵入老百姓家里、田
里、林子里，掀起鲸波万仞。

潮水退去，只剩下一片狼藉和贫瘠
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钱塘江水患
和解决当地人多地少的问题，钱塘人开
展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围垦工程。

当初参与围垦的少年现在已经霜

雪满头，他回忆道，当时只要年满 16
岁，能挑担挖泥的，不论男女都会主动
参加。每次围垦，人沿着江坝运泥，从
头望不了尾。

钱塘人在围垦时会喊号子，唱民
歌，还会给厉害的人物起外号。地方史
志资料中记录了一长串外号，诸如拼命
三郎张承模、黑旋风陈圃兴、翻江鼠施
松林、神算子赵木水、土专家沈德明、老
沙头周毛姑等等。

担任围垦工程指挥的李小花，人如
其名，体态娇小似一朵虎刺梅，外号却
叫“铁娘子”。1978 年，她组织和领导
的 7 个乡镇 42000 多民工完成了三个
大堤的围圩筑堤工程。

围垦一般选在潮水小的冬季，从
当月的农历初七开始，到农历十四左
右结束。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钱塘江
风直钻骨髓。滩涂坑坑洼洼，到处是
积水。条件艰苦没有雨靴，寻常鞋子
吃不住水，李小花与众人只能赤脚在
冰水里挑土筑坝。碎冰将腿肚脚踝
划破，滩涂上，江水里，处处有洇开的
血迹。

滩涂是潮水的高潮位和低潮位之
间的潮浸地带，常年被江水浸泡，土质
松软泥泞。潮水起伏，在滩涂上留下蜿
蜒曲折的浪花沟。浪花沟虽浅，却如潜
伏的巴蛇，倏忽之间，便可吞没半只车
轮，教运石车陷进泥里，动弹不得。他
们用最原始的办法前拉后推，将七八百
斤重的运石车拽离水沟。

为了多挑几担土，多运几块石，钱
塘人就搭棚睡在滩涂边。摸黑出早工，
摸黑下晚工，三餐急匆匆。喝咸水，吃咸
菜、番薯饭、麦粞饭，还有西北风。

在无数钱塘人的辛劳之下，这片土
地往外延展出了410多平方公里，增加
的土地占总面积近九成。

钱塘人书写了一部壮丽的围垦史

诗。
有了土地，就有了保障，便可教石

缝也生出麦穗来。
如今，滩涂盐碱地变成了千里沃

土。金色的稻田望不到尽头，水渠边鲜
花蔓生，机耕路平整结实。播种、施肥、
除虫、收割，全部机械化操作，旱涝保
收，农民不再靠天吃饭。

天蓝水清，麦浪稻田、花海柳荫，文
人墨客找灵感，城里人寻乡愁。头蓬老
街也在恢复往日容颜，粉墙黛瓦，江南
风情。

千禧年后，钱塘区新建了中国计量
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传媒学院等 14 所高校，共有 25 万师
生。昔日不毛之地成为浙江省最大的
高教园区，文风昌盛。

钱塘区还以《四库全书》的藏书阁
名为路名，文渊路、文溯路、文津路、文
汇路、文澜路。南北为路，“文”字开头；
东西为街，“学”字起首。

秋分时，学林街两旁的枫树叶红如
烧，耀耀灼灼。树下穿行的大学生风华
正茂，笑颜如画。高校像园林，镂空的
围墙外镶嵌着各种主题公园，公园里藏
着钱塘书房。书和美景一同阅览。

钱塘人珍惜每一寸围垦土地。近
年来，钱塘区相继建立了科学城、医药
港、高科园、大创小镇、美丽云城、江海
之城等，向全球人才伸出橄榄枝。在这
片土地上，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找
到适合的位置，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
我梦想。

常有人问我：你在哪里工作？你是
哪里人？

“我在钱塘区工作，我是钱塘人。”
我笑道。

钱塘，这个得到杭州故名的城区，
会像诗词般——

长盛且永安。

我是钱塘人
沈小玲

吾土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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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境艺境

走进三卿口制瓷作坊，仿佛就进入
了时间隧道，一脚踏进远古的农耕社
会。

一幢幢饱经风削雨蚀的土瓦屋，散
落在山脚下小溪边，斑驳的泥墙，瓦楞
的败草，显示着它们的沧桑；一座座透
现着厚重感的水碓房、拉坯房、球磨
房、洗泥房等等，串起了一条古老的手
工制瓷工艺；一座巨龙般长条形窑炉，
依山自上而下而筑，蛰伏在山坡上，那
一排排的窑口，似乎是在向人们诉说
着它往日的故事，映现着当年烧窑时
的壮观。

这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古村落，
它以对古瓷的虔诚与不舍，保留下农耕
社会的这一物质形态，至今它依然以一
种恬淡的姿态，静静地等候着每个愿意
走近它的人；这是一个仅在宗族内部代
代相传，以传子传媳不传女的保守传
统，展示着传承了四百年的原始工艺，
并且延续至上世纪 90 年代；这是一个
浙西地区清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传统
制瓷作坊，它集陶瓷考古、制陶工艺研
究和旅游观光于一体，静候着考古旅游
者的到来。

三卿口制瓷作坊，以一种近乎粗粝
的风格，展现出一组古朴的美。古朴
的地貌，古朴的建筑，古朴的工艺，古
朴的瓷器。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穿厂
而过，几座缘溪而筑的水碓，利用地势
差落逐级而建，每座水碓设有四至六
个石臼，它们只要溪水不断，水碓就能
昼夜不停地工作。看着这一座座古老
的水碓房，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制瓷
场景，那一扬一落缓缓自舂的碓头，那

“哗哗”作响的流水声和错落有致的舂
泥声，似乎可以将人们置身于中世纪
时代。

作坊区也不见高大的厂房，多为低
矮的古老木屋。就是在这样一些泥瓦房
里，他们靠一双满是硬茧的粗手，完成了
取泥、粉碎、淘洗、碾泥、成形、拉坯、画
花、上釉、叠窑、煅烧等古老的手工作坊
工艺，泥土在他们的细揉强搓中，揉进了
他们的韧性，搓出了他们的风骨，也揉出
了古瓷的文明。

那一架架弥漫着古代气息的慢轮
陶车，便是他们掘故土之泥，掬小溪之
水，烧制出耀着历史光芒的青花碗和灰
釉碗的作坊工具。看着这一些，我们还
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也听不到机器响声，
响彻在作坊区上空的，也许只有那“咯
吱、咯吱”的木具转动声⋯⋯

环村蜿蜒的石砌小道，引着我们走
过一幢幢泥墙灰瓦的木屋，来到了村边
山腰的龙窑。

龙窑的窑火虽已湮灭在时光深处，
窑体也经风雨不停侵蚀，但它依旧散
发着当年的风韵与风貌。这里的每一
片似有余温的瓦砾，每一缕流动的空
气，似乎都能让人们的思绪在古国文
明的星河中游弋，都可以让人们触摸
那个时代，那种生活景仿。我们仿佛
能看到窑口的壮汉们，从窑头至窑尾
自下而上轮流投柴接烧，蓝蓝的火光
映红半天，里外可见，这窑火，肯定温
暖和映照过从古至今的人们；我们也
好像听到声声穿越历史隧道、高亢而
浑厚的窑工歌喉，这声音，是窑工们心
中迸发出来的生命乐章。这古幽的气
息，这些绵长声音，无不在向人们注译
着一个故事的古老，诉说着一个古老
的故事⋯⋯

探访三卿口制瓷作坊，就是用身心
去触摸历史感受文明，就是用陶瓷的
碎片，连接起我们几近中断的历史记
忆。望着这龙窑，这枚枚碎片，升上心
头 的 只 有 对 历 史 的 悠 久 和 传 承 的 感
叹。

一炉古窑火熄了，肯定就有新的窑
火在不断地燃起，这便是古国文明的薪
火相传，这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
量所在。

古瓷明珠
杨 建

凉风又萧萧
吹得落叶满地飘
校园枫树下
罗裙锦书花枝俏
慕望双飞雁
拾得红叶寄婵娇
忆湖畔书声
胜似柳莺枝头摇
已是书中绡
旧卷开合韵不消
夜半过鹊桥
勾留岁月梦中笑

书中红叶俏
竺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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